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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
中拉利益对接的绝佳契合点    
文／  芦思姮  

近两年来，以  中拉“1+3+6”

合作新框架，即“一个规划”（制定

2015-2019年中拉合作规划）、“三个

引擎”（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

动力推动双方合作）与“六大领域”

（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

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

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为指导，中

国与拉美积极寻求深化整体合作的突

破口，基础设施领域的全面合作不断

释放活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拉美

在该领域呈现的高度利益契合。具体

来讲，一是在供给与需求层面，中

国基础设施产业优势明显，供给意愿

强烈，而拉美基础设施落后，需求意

愿旺盛；二是在双方发展战略利益层

面，基础设施合作对双方应对新时期

经济转型挑战的作用不容小觑；三是

在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层面，中国所构

建的多边融资渠道与拉美克服资金短

缺瓶颈的需要实现了“无缝对接”。  

  “以彼之长补己之短”  

  的确，在肩负基础设施建设重任

方面，中国兼具相应的能力与意愿。

中国在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资源、经验、

技术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工程设计和

施工能力世界领先，在公路、铁路、港

口、机场、电力、油气管线等领域比

较优势明显，并且业已收获了颇丰的

参与海外工程建设项目的实践知识。  

  此外，在与基建相关的机器设备

制造方面，中国存在

过剩的生产能力。为

化解富余产能，中国

政府释放出强烈的信

号——充分运用资源技术优势，鼓励

企业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特别是

针对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缺

失的国家和地区，将过剩产能转化为

优势产能输出国外。  

  对拉美一方来说，改善基础设施

这一任务可谓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该地区基础设施状况普遍缺失。横向

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特别是与发展阶段相似的新兴经济体

相比，拉美地区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覆

盖面积层面，还是其相关服务的运行

效率层面均表现不尽如人意。  

  纵向来看，近20年来，受一系

列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该地

区对基础设施需求日益膨胀。贸易开

放度大幅提升引起区域进出口贸易量

迅猛增长，但这导致物流成本高昂的

弊端，同时也对更加健全的道路运输

和信息技术网络的构建提出了更高要

求，倒逼各国政府正视基础设施短缺

现状；城市化进程发展过快，基础设

施供给无法赶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致使拉美各国在该领域供求矛盾越发

彰显。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消费更

加优质的基础设施拥有更强烈的期

待，但相对于各国所处的社会经济发

展阶段而言，该地区基础设施呈现严

重的滞后性。  

  基础设施供求不平衡性的加剧严

重制约了拉美的长期发展潜力，但却

为兼具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投资意向

的中国带来了机遇。拉美亟待改善落

后面貌的诉求，可谓正中中国企业下

怀。因此，近年来，双方基础设施合

作案例层见叠出，如在能源部门，中

国国家电网进入巴西市场，致力于该

国输电线路的建设，再如葛洲坝集团

参与阿根廷圣克鲁斯省水电站建设项

目；在交通部门，最具标志性和里程

碑意义的当属备受关注的横跨南美大

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

路”工程；在电信部门，中拉共同推

动通信和网络信息技术合作，有意参

与智利建设跨太平洋光缆项目。  

  “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二重奏”  

  在调结构、稳增长的“新常态”

框架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致力于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经济结构的合

理化，推动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这一宏大课题所包含的一项重要

内容在于实施产能输出计划，践行

“走出去”战略。以基础设施“走出

去”为突破口，从而实现以资本驱动带

动产能输出，能够为我国探求新经济增

长点提供一个有效的“抓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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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为一项能够触及国家内部结构性痼

疾、并有益于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

的“长久之计”。  

  拉美融资瓶颈的中国“破解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新

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拉美各国用于

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支出大幅削减。

尽管21世纪以来一系列左翼政权的上

台使这种局面有所好转，但据统计，

1985-2010年期间这一地区基础设施公

共投资对GDP占比从3%跌至1.6%，其

间最低水平未及1%。为了填补公共投

资的缺失，私人部门作为“公共预算

外募资”的重要力量，在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越发活跃，致力于将其投资和

专长运用到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中。  

  然而，纵然私人资本获得了较

快增长，但拉美地区基础设施融资

仍存在三大问题：从总量上来看融资

水平仍远远落后于不少新兴经济体；

资本分布严重失衡，过度向区内经济

相对发达的国家倾斜，如阿根廷、巴

西、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

等国；各国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普遍缺

乏持续性与稳定性，受不同时期国家

国有化与私有化政策倾向影响，呈现

“钟摆式”波动。  

  鉴于这种缺失，以及当前宏观

经济的不景气，一方面，拉美各国积

极寻求“外援”，吸引外国基础设施

投资。不可否认，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的增强会为地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从而对低迷的地区经济表现产生提振

效果。另一方面，自2013年以来，推

动中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贸

易引擎在经历了“黄金十年”后逐渐

显露疲态，驱动作用下降，在这种情

况下，中拉整体合作新框架下的另外

两大动力源——投资和金融，将肩负

起引领新时期中拉合作转型升级的重

于深化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

国际合作与竞争。  

  而拉美一方，近五年来，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对经贸结构过

于向初级产品倾斜的拉美国家尤为不

利。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一系

列掩藏在外部环境向好的五年繁荣期

（2003-2008年）下的经济结构顽疾逐

渐显露出来，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单一

且分布不合理，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经济运行成本高昂，生产效率低下、

创新能力不足，经济脆弱性凸显、系

统性风险发生率较高。  

  因此，拉美各国纷纷出台一系

列政策方案，欲深化改革，通过完善

基础设施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促进

贸易便利化，进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这一举措也有助于各国

摆脱初级产品路径依赖，从而增强抵

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但鉴于地区基建

能力与资源的缺失，基础设施资本的

“引进来”成为各国进行结构性改革

的一剂“良方”。各国在吸引区外国

家在该领域的技术、经验、资源等要

素方面采取了相当程度的优惠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可以认为，对于

中拉双方而言，基础设施资本的“走

出去”和“引进来”既可以为双方解

决当前所面临的“燃眉之急”，又不

任，对此，基础设施领域无疑是一项

能够将二者有效融合的绝佳选择。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拉美各国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技术，很多有

益的主张被迫搁浅。此外，除了“单

打独斗”以外，地区各国也不乏“同

心协力”的尝试，最重要的当属2000

年“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

的出台，这一机制作为拉美推动地区

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重要努力，旨在实

现地区交通、能源、通信的联通。然

而，尽管这一动议雄心勃勃，但最终

受制于融资约束，很难形成大的建

树。但是这一平台的搭建却为中拉在

该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开辟了道

路，因为拉美基础设施平台面临的融

资缺口与中方正在积极筹建的融资渠

道能够实现“无缝对接”。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多边融资

平台的构建层面进行了重大的努力和

尝试。世界范围内，金砖国家开发银

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相继成立，这些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

多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倾斜，业

务领域直击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

国希望通过这些机制的构建，一方面

为资金短缺的欠发达国家谋求另一种

出路，另一方面，为激励我国以更加

自主的姿态参与国际金融新体系的构

建，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全面

铺开做准备。  

  针对拉美地区，中国也设立了两

项面向该区域的专项融资渠道——中

拉产能合作基金和中拉合作基金，以

期充分满足中国企业加强与拉美相关

机构合作的意愿，使“走出去”的中

方资本得以借助拉美已经搭建的基础

设施平台，将各种范围广、层次多的

合作模式有机整合起来，从而推动中

拉整体合作机制的转型与深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

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5年1月，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2014年7月中拉领导

人举行会晤时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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